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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浪高过一浪的酷暑，把我们几家人驱赶到了彩云之南的大理
洱海，路过洗马池水库，慕有新疆天池之美，我们急切停车夺门而出，
爬几十步石梯，越过大坝，一池碧水和如黛的群山立马涌入眼
帘。

相传，诸葛孔明在行军途中来到此地，正当人困马乏之际，
猛见一泓清水，忽来一袭凉风，便下令全军临时驻扎，就此人

马畅饮，并彻底洗濯一番，顿时神清气爽，士气倍增。故此得名洗马
池。
洗马池周边是岭状的绿色谷坝，一脉又一脉延伸至水底，而沟壑之

间尽是一坡坡青草。谷坝退远去，是东一片西一片的高大乔木，或是柏，或
是杉，也有挺拔细长的桉，也有树冠葱茏的白杨，紧紧地围绕在洗马池四周，
如守卫洗马池的将士。再往远，突然高而陡峭，一带青山与蓝天白云相接，

令人心旷神怡。
相比这些草坡、树林和青山，洗马池很小。像是群山之中的一枚眼睛，又像是镶嵌

在树林里的一颗蓝宝石。
还好，眼下来这里的人不多，有三四处帐篷早已搭好，隐隐约约的炊烟从帐篷边升

起，长辫子长裙子伴着几个懵懂少年，正如戏水的鸟，在进行着青春的聚会。
我们同行的女士，在大坝的草丛中发现了地木耳，滑滑的，如海中的水母；软软的，

仿佛美女的唇。好奇地采了几大捧，却嫌夹杂了太多的砂子，扔掉了。真是人的天性，
出于新鲜拥有，一旦厌倦，抛弃。

这个洗马池远不止风景宜人那么简单，当天旱的时候，它可以灌溉万顷粮田，还是
可供千家万户饮用的水源。

正在感慨洗马池的清凉和美丽，一群黑色的羊群撞入了我们的视野。有七八十只，皮
毛黑得发亮，眼睛比夜晚的池塘还黑，羊蹄的黑让青草更绿，羊头的黑让洗马池更蓝，连羊
的叫声都由远及近地黑。

有这群黑色的羊，真是洗马池的福。阳光洒在羊群的身上，立马变成了一坡金光闪闪
的黑金。

起初，我们并没有发现羊群的主人。羊群顺着山坡吃草，整整齐齐的羊，吃整整齐齐的
草，一绺吃过去，一绺吃过来，像是在耕田。这些羊真乖，是好山好水之中的好羊。迟迟没有
见到主人，难道是一坡野羊？如果真的是野羊，那才好呢，正合了这里的风景。你看，青草从土
里面发出来；水从沟里面流出来；树从坡上冒出来；花从谷坝边开出来……羊也从坎上长出来，
多好啊。

不过很快我们就知道了羊群的主人，一个白族姑娘，刚才去帮那些露营的人弄烧烤去了。
牧羊女，虽然皮肤白里透黑，但丝毫不影响她的美丽。在洗马池有这么一个牧羊女，平添了

一道风景。她的眼睛比这群羊还黑，似乎她的眼睛里，挤满了她的羊。黑色的羊群，在她的眼睛
里挤来挤去，如繁花盛开，黑得灿烂，黑得香。

这让我想起《牧羊曲》，青青草，山花笑，手中的鞭儿轻轻摇。陪这么美的牧羊姑娘，放这么美
的羊，在这么美的地方，真美啊。

突然有人问羊怎么卖，附近有没有吃烤全羊的地方。我不愿意这些可爱的羊群
被出卖被宰杀，我真希望牧羊姑娘永远陪着她的羊，在这洗马池喝水吃草，一直到
老。要是可以的话，我也愿意陪着这些羊，陪着牧羊的人，与洗马池天荒地老。

我赶紧靠近羊群，拿出手机为它们拍照。羊一点儿也不惊慌，拿湿漉漉的眼睛
看着我，含情脉脉，仿佛是黑羊公主突然遇上前来相亲的王子。在我犹豫之中，羊
踏着青草上的风缓缓地走远。我噼里啪啦一阵疯狂地拍摄，把羊的千姿百态全收
进了我的手机。

当我分享这些照片的时候，大家赞不绝口。而我细细地看这些照片，除
了洗马池、洗马池的青草、洗马池的羊，还有一个白
族姑娘黑黑的眼睛在照片之间看着我。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副主席）

我在莺花渡等你
□谭新政

秋老虎（外一首）
□袁鸢

秋老虎的屁股
似乎也摸不得
它以一种超强的狂热
完成对人间的撒气

地表的温度
呈一条直线上升
试图对即将到来的凉意
进行最后一次反攻

开始抱怨的路人
躲在阴影处骂街
恨不得把裹在身上的热浪
撕成一条条血丝

表面看它的确凶悍
却改变不了纸糊的命运
一旦被雨水淋透
也不得不低头认命

母亲的石磨豆花
□卞中恒

小河岸边二孃家
□程华照

洗马池的羊
□阿普

一到农村老家，父亲就带我去二孃家，说那里有两个表哥，
可以领着我玩。

进入山口，远远望去，一座废弃的山寨下面，一栋破旧的土墙房
子孤零零地隐于丛林中，一条小河从屋前缓缓流过。

下完一坡，走过田坎到了门口，父亲敞开喉咙喊道：“来客了！”屋里出
来一人，父亲将我拉到她跟前：“她是二孃，你就在这里耍一段日子，到时候

我来接你。”
二孃的丈夫很早就走了，丢下四个孩子。二孃将他们扯大，两个表姐一

个嫁到贵州，一个去了邻村，家里剩下两个表哥袁超和袁凯。我去的那天不
巧，他们被抽到公社挖水库去了。

天黑，表哥他们踩着虫虫鸟鸟的叫声回来了。二孃叫我坐在她侧边替我添
上饭：“到我这里来没什么好吃的，饭可要吃饱。”

端着饭碗捏起筷子，瞅着桌上刚从地里弄来的土豆、苦瓜、藤菜，让我索然无
味。二孃待表哥他们离桌去添饭时，贴近耳边细声告诉我：“饭里埋得有地雷。”

“地雷？”我迷惑了，二孃补充道：“就是饭下有好吃的。”一块筷子厚的老腊肉，
在饭底被我捞出来，半肥半瘦，油润透亮，这是二孃对我的特殊关照。

二孃家位于龙岗下方背僻处，被崇山峻岭包裹，留下仅有的田土，村里人用它来
刨食交公粮。

持续的高温，火辣辣的太阳把河水喝去大半，小河成了溪沟，清澈见底，鱼虾成
群，我和二孃牵牛下去饮水，回过身去呼喊袁超：“快下来捉鱼。”

打着光巴胴，穿着短裤的他纵身进入水中，溅我一身水。我也捞起裤子一脚踏入
水中，掀起波澜响出水声，鱼儿听到慌忙逃窜，表哥“嘘”的一声，我们轻手轻脚朝它追
去，到一处乱石堆处，鱼儿躲了进去。

“这下，看我的了。”说着，一抹笑意掠过表哥脸庞，他将撮箕丢给我，躬身双手伸
入石缝。稍后，鱼在他手中活蹦乱跳地出了水面，装进腰后的笆笼。

我在一旁欣喜，表哥笑道：“你到对面去将撮箕放在水底两坨大石中间，精彩即
将开始。”说完，他双脚对石缝在水中跺脚、搅拌，嘴巴不停地咕哝：“小程，你到我家
没吃上好东西，这下让你吃鲫壳鱼啦！”

鱼被浑水呛得乱了套，纷纷进入我们的布局。在我起撮箕时，一条巴掌大
的鲫鱼跳了出去，表哥接过撮箕一瞧，剩下小鱼小虾的，不由将它们重新放入
水里：“饶你一命，等长大了我再来找你们。”说完，转身去追逃掉的大鱼。

挞谷子那天，大家早早来到河边的稻田处。袁超和袁凯将田坎上的挞
斗往里一拖，我一脚踩进水里将挞谷架往里面搁，等袁凯把斗三边的篾席
围好，二孃躬身下去挥动镰刀，拉开了收稻子的序幕。

啪啪的挞谷声响起，我也闲不住，将割下来的稻谷放在挞斗两
边。表哥他们两手掐住它往上一抡，一起一落谷子飞沙走石般脱

落斗里围篾上，宛如黄金一般。
收割季节，蛙鸣声声，稻谷飘香，沉甸甸垂头勾腰。寂
静的山谷沸腾起来。放眼望去，一轴油彩般的画卷铺

展大地，挞谷声响，高一声，低一声，恰似亢奋的音
符，这是丰收的颂歌。

（作者系重庆市渝北区作协会员）

母亲的石磨豆花，是我童年的美味
回忆，也是家庭的温馨象征。每逢节日

的清晨，母亲就会提前起床，准备一些新鲜
的黄豆和清水，然后将黄豆放入石磨中。

石磨是母亲的得意之物，它是一块庞大
的圆形石头，厚实坚硬，表面光滑。母亲用手

按住石磨的边缘，先慢慢旋转，再加大力度，黄
豆在石磨的重压下被研磨成细腻的豆浆。每一

次磨豆，母亲都会用尽全力，她的双手坚定而有
力，仿佛在为家庭的幸福努力。

当豆浆已经磨得十分细腻时，母亲会将其倒入
柴灶上的大锅中，用大火把豆浆烧到沸腾起来，然
后用细火慢慢保持一定温度，用低浓度的胆水均匀
地搅拌豆浆，让其凝结成团，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豆花的制作需要耐心和技巧，母亲总是严格掌握
火候，不让豆花过分糊化，同时保持其细腻的口感，待
豆花稍稍冷却后，母亲会取出一勺豆花，放在我嘴里。
那一刻，细腻的豆花在舌尖上融化开来，带来一股清香
与甜蜜，仿佛世间最美妙的味道都只存在于这一刹那。

吃豆花需要可口的调料，母亲把煳辣壳海椒捣
碎，用腊猪油和烧涨的豆浆以及少许的菜油调拌，那
味道十分可口，至今难忘。

母亲的石磨豆花，不仅仅是一道美味，更是一种
浓浓的母爱。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每一次的品味，都
让我感受到母亲对家庭的无私付出和爱的滋养。
这份味道，伴随着我的童年与成长，温暖着我的心
灵。

如今，尽管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母亲的石磨豆花的味道，依然鲜活在我
的记忆中。它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家庭
的象征，让我感受到无尽的温暖和幸福。我
深深地珍惜这份记忆，它永远都是我心中

最美味的故事。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
员）

能懂的诗

避暑

夏日的城市
如同一个巨大蒸笼
像要把里面的人
烹饪成某一种熟食

感觉透不过气的人
总是在这种时候
找出各种理由和借口
去高处亲水，或者森林

把高温留在城市
把烦恼遗忘脑后
当务之急，是尽情享受
随之而来的惬意

可他们同时又是城市搬运工
把原本冷清的村庄
一夜间变成沸腾的海洋
城市，像就地换了套便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千里万里我在莺花渡等你，
等你倾听巴渝文化的史记；
等你倾听巾帼英雄的传奇，
等你倾听大禹爱情故事。

风里雨里我在莺花渡等你，
等你看够桥都交错的魅力；
等你听够码头欢唱的鸣笛，
等你赏够轻轨穿越墙里！

我在莺花渡等你，
等你归来在心底；
春去秋来都许期，
此情此意不分离！

云里雾里我在莺花渡等你，
风景诠释两江汇合的呼吸；
好山好水好桥永恒你的记忆，
莺花渡轻轻说我想你！

城里乡里我在莺花渡等你，
魔幻之都折射重庆的绚丽；
美景美食还有大重庆的美女，
莺花渡轻轻说我等你！

我在莺花渡等你，
等你归来在心底，
春去秋来都许期，
此情此意不分离！

（作者系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


